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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协九大代

表李赞的办公室玻璃柜里，摆放着很多获奖证书，

而她最为看重的莫过于 2013 年获得的“中国青年

科技奖”。“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证书，获奖

前我以为就是一个荣誉，拿奖后才了解到，真正的

意义在于激励我沉下心来潜心科研，让科研道路

越走越宽。”李赞说。

“中国青年科技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钱学

森、朱光亚、王大珩等提出设立的一项面向全国青

年科技工作者的奖项，以促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脱颖而出，至今已走过近 30 年，激励着一批又一

批科技工作者在攀登科研高峰的道路上前行。

这是中国科协多项科技人才奖励计划中的一

项，通过奖励优秀人才、搭建交流平台的方式，科协

系统一直努力探索帮助科技人才成长的方式。

奖优秀 搭平台 助科技人才向高端
——中国科协九大代表谈人才成长

□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流星，在普通人眼中，是浩瀚天空中一种自然

现象，传说对着未消失的流星许愿，一定梦想成

真。但在李赞眼里，流星未消失的尾巴是她研究

的对象，是应急通信的“宝贝”。

流星余迹通信，是 2001 年李赞留校任教后，

进行的第一个科研项目。“这个项目是我做科研的

起点，从老一辈专家、教授手里接过流星余迹，把

他们做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传下去。”李赞说，若干

年后，她和团队研制出了我国独立自主的流星余

迹通信系统，出版了国内该领域第一本专著。

2013 年，李赞荣获“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

后，我有机会加入一些科技组织，通过参加科技组

织的活动，开阔视野，拓宽我的科研方向。”李赞

说。获奖之前，她的生活一直比较简单，就是闷头

做科研。而获奖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其他

青年科技工作者联系变得紧密，“不同专业的人，

如航天、环境、材料等，通过交流，可以了解不同行

业所需，把我的科研跟他们的行业结合起来。”

“以前做通信，都是依据项目指南去做，如果

没有人找我，我并不知道别人需要什么，也不知应

用方向在哪里。”李赞说，科研实验室工作固然重

要，但是科研和实际应用相结合更重要，科研由此

从被动转为主动。

“而且定期举办的科普活动也很有意义，让我

心灵上得到净化和提升，这是以前做科研获一个大

奖或者写一篇论文的成就感完全无法比拟的。”李

赞说，诸如女科学家奖、科技奖等荣誉，对科技工作

者是一种凝聚和引领，把不同学科、实力相当的科

技人才凝聚在一起，发挥合力作用。而且通过交叉

学科的碰撞，将科研与国家的需求紧紧结合起来。

是荣誉，更让科研道路越走越宽

1988 年，郑晓静成为首批青科奖的获奖人员

之一。近 30 年过去了，提起青科奖，已是中国科

学院院士的郑晓静说：“是青科奖让我坚定地走向

科研之路。”

1987年，郑晓静从兰州大学博士毕业，凭借对

一个非线性板壳力学中的经典科学问题——圆薄

板大挠度问题的精确求解，得到时任全国政协副

主席钱伟长先生的高度赞扬。

这个问题的基本方程是钱学森的导师冯·卡

门于 1910 年针对航空工业减轻飞机自身重量这

一关键和紧迫需求而建立的一个双变量耦合的非

线性微分方程组。冯·卡门提出方程后，一直吸引

着大量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求解。除国际学者

外，我国学者钱学森、钱伟长以及郑晓静的导师叶

开沅等，都对此有过重要贡献，但均为近似解析求

解而非精确求解。郑晓静却不仅给出了圆薄板受

中心集中力作用的大挠度问题精确解，还给出了

以钱伟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的近似解法

的收敛性证明，并解决了相关遗留问题。

1988年，由钱伟长推荐，郑晓静获得首届青科奖。

“当时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事儿，觉得就是天上

掉馅饼。”郑晓静说，但确实是一种激励，觉得自己

可能还真是搞科研的料儿，从而坚定地走上了这

条路。

的确，青科奖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激励挖掘

作用不容小觑，而通过青科奖，一代又一代科技

工作者从无名小卒走向了大家。“就陕西而言，粗

略算来，前五届获得青科奖的人中已经有近十位

当选为两院院士了。”随行的一位陕西省科协工

作人员说。

“青科奖使我坚定地走向科研之路”

如今的李赞，已经成为一名博导，多项国家级

项目的负责人，凝聚了一支富有创新力的年轻科

研团队。

而谈到最初留校时，李赞形容是“典型的一无

所有”。没有项目、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学

生。“在学校、通信工程学院及 ISN 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借给了我第一笔科研经

费。”李赞说，为了节约经费，搬来其他老师淘汰下

来的乒乓球桌，上面铺一块大布当实验台来用，所

幸项目过后把借来的钱还上了。

“对于年轻教师来说，刚开始做科研往往比较

困难，现在中国科协出台了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等相

关支持计划，是对青年学者的有力支持。”李赞说。

2015 年，中国科协启动实施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据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宋军介绍，该项目

计划每年选拔200名32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连续

三年给予每年约15万元的稳定支持，资助“小青椒”

们开展原创性研究，支持他们在创造力黄金期脱颖

而出。预计到 2020年，累计选拔资助约 1000名青

年科技人才。“毕业不久的青年科技人员刚刚走上

科研之路。各学会通过同行科学家选拔、扶持、评

价有创新潜质的年轻人，鼓励、引导他们从科研生

涯的初期就安心、专心、沉迷于对未知科技的探

索。”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苏小军此前表示。

“这真是雪中送炭，这代人还是比我们幸运，

有了这个资助，青年人就可以心无旁骛地专注科

研了。”李赞说。

刚出道的科研工作者更需扶持

清华机电系毕业，曾任四通集团总裁、微软在中

国第一个合资企业总裁……这些履历对朱希铎来说

还不够全面。近十几年，他有了个新的身份——为科

技成果转化牵线搭桥的“媒婆”。中国科协九大代表

朱希铎如今是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

任。想尽办法让院所的成果和市场对接起来，这是朱

希铎现在整天琢磨的事。

不久前，朱希铎去了中国医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发现一个特别好的成果——中华药典药用植物 DNA

库，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也取得了国家专

利。在和研究人员们聊天中，大家谈到基于这个成果可

以做成生产试剂盒、生产检测仪器、从事检测服务、从事专

业人才培训等多个产业环节的产业化项目，用于帮助中草

药生产企业、中草药制造企业、使用销售中草药的药店、医

院等众多用户鉴别中草药是不是道地药材。这绝对是个

好想法，但要把它变成现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朱希铎从2007年起接触转化工作，“当时开始走进

北京各个大学、院所的实验室，感觉科技成果那么丰富，

那么好。要是能够转让出去，这得是多大的产值啊。”但

让人遗憾的是，多数都没转化成，这让朱希铎也困惑。

这些年，朱希铎发现一个规律：比较容易转化的项

目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超大型项目，国家项目、军

工项目、超大企业集团的项目，转化项目的承载主体有

能力配置资源，有能力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

另外一个极端是短平快项目，不需要过程，不需要资源

配置，某实验室成果值 100 万，一个老板直接买走成

交。“但我们有相当大量的科技成果，既装不到那个大

筐里，又不是短平快。差半步的、差一步的、差两步的，

还得再需要配置一点点别的资源，配置更多的若干资

源的，这就转不成了。”朱希铎说，谁来帮助双方把后面

的几步走完？这就需要成果转化服务业。

做了多年成果转化，朱希铎总结出了成果转化的

“五道难关”。

第一，不是所有的科技成果都具备成熟的市场转

化条件。“需要筛选，哪些是马上能转的，哪些还需要

什么样的条件来进一步培育。”转化的目标市场、支撑

条件、产品化条件、商品化条件等等都需要评价和判

断。第二，不是所有的企业需求都可以对接。企业家

有时候说不准自己企业转化升级的点在哪儿，需要挖

掘。“就像是一个病人，觉得难受但不知道是什么病。”

需要有人为企业提供发展的路径方案。这需要专业

的知识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第三，不是双方简单见

个面就能成功。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相互理解、相互认

同，谈拢条件、模式和路径。“这个撮合的工作需要有

人来做。而且这个过程绝不是简单的几次。”第四，要

设计出融合双方意见的转化路线图，包括各个环节可

能出现的收益、成本，如何分配、分担等。第五，要有

多种资源的配置和整合，包括产业链资源、政府资源、

资金资源等。

这五个问题为什么解决不好？朱希铎认为是缺

乏专业的成果转化服务业。“这种服务要非常专业，对

人的要求很高。要经验要专业要知识要能力，甚至还

要资源渠道。”

他认为过去比较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如交易

市场、交易数据库、交易网站、成果对接会等都属于

“界面服务”。此外还有一些做碎片服务、点状服务

的。比如投资公司，觉得这个项目好我来投资，不好

就走了。不是促进服务的过程。“我们需要系统的服

务体系。”因此，他建议我国应着力打造一个系统的巨

大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业。应当使科技成果转化

服务成为“一个专业、一个职业、一个产业”。

2014年底，朱希铎所在的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

化促进中心成为“北京科协科技转化服务平台”。

2015 年 6月，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又将天合确

立为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助力平台，请他们为中国科

协创新助力试点城市服务，帮助各地做科技成果转化

对接工作。朱希铎希望用他的热情和方法能真正帮

助院所和企业把成果转化的梦想变成真。

（科技日报北京5月30日电）

中国科协九大代表朱希铎：别让转化卡住了创新路
□ 本报记者 刘 莉

黑黢黢的冲洗池，破着洞的办公椅，各种简易的

瓶子用来当容器，这里是河北科技大学的分子药物学

研究室。韩春雨穿着他那条在媒体照片里出现多次

的运动裤，带着他标志性的微笑侃侃而谈。

河北科技大学，不是“211”或“985”高校，而是一

所普通地方院校。副教授韩春雨，没留过学，是圈子

里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最近，他研发出了基因编辑新

技术 NgAgo－gDNA，其成果发表在英国《自然·生物

技术》杂志。被认为是我国首个“中国创造”的尖端生

物技术，打破了外国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垄断，一时

间引发学界关注。

韩春雨曾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师从强

伯勤院士和袁建刚教授，接触到当时如火如荼的人类

基因组计划，这是当时世界科研的最前沿。

“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培养，我绝不可能做一名科

学家”，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韩春雨强调协和的培

养和训练在他的科研路上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当年，从协和毕业后选择到河北科技大学任教，

韩春雨的选择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但他自己却是

满意的，“这里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没有那么高的

薪资，但这里是特别好的创业之所。我在这里过得很

安静，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从家到学校，我只需要 5

分钟，有时候做实验到很晚，走着回家，看着星光，我

觉得很满足”，韩春雨说。

这次发表论文的作者们，有的是韩春雨的学生，

有的是他的师弟，“我们共同的爱好是科研”。科研

之苦是人们都知道的，但在韩春雨看来这是一件挺

酷又很快乐的事。多年前他曾在网络上留言，对自

己可能不能参与到“高科技”的研发中而充满迷惘。

“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当科学家，科学家是最高的理

想”，他说。

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官网，对于韩

春雨此次研发的重要意义如是表述：该研究成果找到

了对基因组位点编辑范围更广的基因编辑工具。该

工具完全不同于以 RNA 为向导的 CRISPR/Cas9 基

因编辑技术：这种从古细菌来源的 Argonaute（简称

NgAgo），利用短链 DNA 作向导，真正实现了对基因

组的任意位置进行切割，将基因编辑的可能性推入了

更广泛的境地。

在取得这样的成绩之前，韩春雨经历过不少曲

折。他本科没有考上名校，“觉得工作能够是科技方

面的就很知足了——比如说在工厂做技术工作”，后

来考研进入协和情况才好转。他工作十年默默无闻，

没有发表过像样的论文，“在研究方向上也曾走过弯

路”，但好在他不断调整自己，并且很快找准了方向。

“做这个研究时我就坚信一定能成功，这是科学家的

直觉和自信”，韩春雨说。

“在我看来，这个研究是一定会成功的，发现是迟

早的事，不是我发现也是别人发现，这是由理论指导

的，我有这个信心。就好像人们做引力波的研究，当

年爱因斯坦就靠想，科学就是这样不断用实践去验证

理论”，他强调。

韩春雨是周星驰迷，所以他借用《喜剧之王》里著

名的“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一说称这种自信和坚持

为“一个科学家的自我修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

断自我调整、自我提高”，他说。

在河北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有一组对石，上面分

别写着“问高”“莫问高”。官方解释说，“问高”寓意师

生要勇于攀登科学高峰；“莫问高”寓意师生在科学的

道路上探索要一往无前、永不止步。韩春雨说，做科

研，就是要“莫问高”。你若把自己培养成 MIT 的人，

你就是，这是信息扁平化时代的优势。

（科技日报5月30日电）

韩春雨：做科研就要“莫问高”
□ 本报记者 李 艳


